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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敏卿

人性的光辉

进山的路上行人很少，只有那弯
弯曲曲的山路向远方为我们指引着
方向。

崎岖的山间小道上，纷乱地长着
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花间还有群
蝶飞舞，枯草、野花、树木，高高低低，
错落有致，空气中夹杂着野花的清
香。越往上走，山路越来越窄，窄得
像一根羊肠。有的地方铺满了落叶，
小路两边那枯黄的草儿，或齐膝或没
过脚面，草里偶尔夹杂着几朵不知名
的小花儿，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

再往山上走，远远就看见前面山
崖边有几棵柿子树，树梢上挂着许多
红通通的柿子，在一片萧索的山坡上
格外刺眼。一串串火红的柿子挂在
枝头随风摇曳，它们舞动着自己成熟
的形体，仿佛要从树枝上一跃而下。
走近一看，又大又红的柿子挂满了整
个树梢，一嘟噜、一疙瘩、一串串，玛
瑙一样，红的火红，黄的泛金，坠弯了
细长的枝条，让你忍不住走上前去。

登山的疲惫瞬间就消失得无影
无踪。

继续往上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
小的院子。说是院子也不妥帖，它四
周没有围墙，就是一间间孤零零的房
子立在空旷的山野中。屋顶上晒着

一片片红彤彤的柿子，屋墙上、树干
上挂着一串串黄澄澄的玉米，庭院中
种着一畦畦绿油油的青菜，门口开着
一簇簇火艳艳的蔷薇花。从远处望
去，蓝的天，白的云，绿的叶，红的花，
黄的玉米，红的柿子，五彩斑斓，像一
幅大自然随意泼墨的油彩画。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这里！就
是这里！我的心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有人吗？”我站在院子里喊了几
声，没有人回应，除了树叶的刷刷声，
就是风拂过的声音。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院子里的那
棵大柿树也是安安静静的。深秋时
节，树上的柿子已经红得满山遍野，
渲染得树上的叶子也红艳艳的，一阵
秋风吹过，树叶东飘西荡，里面藏着
的柿子都涨红了笑脸，和着树叶哗哗
的掌声，仿佛在向我们致意。几只觅
食的鸟儿盘旋在柿子树的上空，一直
在和我们对峙着，只要我们稍不注
意，它们就会立刻俯冲下来，对着瞄
好的红柿子狠啄几口！

走上前去，从低垂的树枝上摘下
一颗红彤彤的柿子，这是一颗熟透了
的柿子，握在手里软软的，轻轻撕掉
一点皮，红色柿汁就蜂拥而出，放在
嘴边一吸，真的是比蜜还甜，从嘴角

一直甜到了心里。
看着这个红彤彤的柿子，我就想

起了那个曾经在这棵柿树下面玩耍
的小姑娘——“柿花”姑娘，你现在还
好吗？

那是今年的四月，雨后，我们几
个朋友沿山而行，再没有比春雨沐浴
后的青山更迷人了，整个山坡，都是
苍翠欲滴的浓绿，没来得及散尽的雾
气像淡雅丝绸，一缕缕地缠在它的腰
间，阳光把每片叶子上的雨滴，都变
成了五彩的珍珠。

那棵大柿树下，一瓣一瓣润黄的
花朵儿就静静地躺了一地，湿润的地
面上，密密麻麻铺满了淡黄色的花
瓣，一瓣一瓣地托起小小的花蕊，给
偌大的空旷院落带来了无限的诗
意。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儿蹲
在地上，捡着一个个柿花儿，把它们
串起来挂在手臂上做成花环的样子，
还在额头贴了一个大大的花朵，那个
四角形的鲜黄色花朵在她的眉宇间
绽放，就像一个花仙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柿子是大
自然最无私的使者，在那个物质不太
丰富的年代，为农家的粗茶淡饭增添
了一份可口的甜蜜，在萧冷孤寂的冬
天激发孩子们成长旺盛的味蕾。柿子

不仅是村子里人们的宝贝，更是寄托
着村子里一年的希望。柿子可能是
隔壁翠姐来年出嫁的嫁妆；柿子可能
是邻居家小花新年的那件新衣裳；柿
子也许是压在父亲心头的三个孩子
的学费；柿子也许是秋收之后探亲访
友的那盒小点心；柿子还是戴在少女
头上的那条红纱巾；柿子还是……

是啊，只要柿子红了，就有希望
了。

在阳光下，这一树树红艳艳的柿
子特别像一颗颗小灯笼，为这深秋的
田野带来了一片光，它们就像一盏
灯，照亮着他们走出大山的道路，它
们又像一个个火把，点燃了他们的
心，也照亮着他们和后人明天、明年
的出路。

柿子红了，希望来了。
一代一代的人在山里成长，一代

一代的人走到山外，但柿子永远是山
里人享不尽的美味，柿子永远是孩子
们说不完的快乐，柿子永远是离人抹
不掉的故乡回忆。

要下山了，路边盛开的野花依旧
绽放 ，野草野花的味道依旧芬芳，我忍
不住回头张望：漫山遍野的柿子，像一
个个红色的小灯笼，挂在树梢，点染了
蓝色天际，映红了整个山村……

柿子红了
♣ 蒋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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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又是敬老节。在这个
特殊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每一个
人都很有必要叩问一下我们自己，
在孝道这个园地里，我们有多少播
种，又有多少耕耘！

初次认识小强，是在一个野餐
聚会上。小强下车后先是打开后
备厢，依次取出老年人坐的轮椅、便
携式坐便器和野外吃饭、烧水的器
具，然后扶出80多岁的老母亲。老
人精神很好，见人就笑，很和善的一
个人。老人坐定后，有一位女士不
离左右，喂饭给水，和老人说笑聊
天，很是尽心。我想这一定是小强
的妹妹了，但介绍后才知这是小强
的媳妇，着实令我肃然起敬。随着
和小强来往的增多，才知道小强近
些年来每次出行都带着老母亲一
起，几年来去过省内外四十余个城
市和风景区。行程近50万公里。
冬天两口带母亲洗温泉，夏天到凉
快的地方避暑，无微不至。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核心内容之一。对孝道的弘扬是
个人品质的展示，也更是个人对所
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张扬。小强夫
妇对老人的孝行，使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一对普通夫妻身上闪动着的
人性的光辉。

小强的心脏先后安了三个支
架，都和母亲有关。2015年5月的
一天，小强刚从外地回来，就听说患
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在家里人一不
留神的时候离家外出走失了。小
强的媳妇四处寻找，未果。小强从
外地回来后听说此事如五雷轰顶，
什么也不顾赶紧寻找。最后在好
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个偏僻小
巷里找到了母亲。小强抱着母亲
放声痛哭，握着母亲的手再也不敢
放开了。可能急火攻心的缘故，当
天晚上，小强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
往医院，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医院得知小强的病因后被感动了，
倾尽全力安排最好的医生给他做
手术，精心治疗，终于从死亡线上把
他拉了回来。今年2月母亲去世，
这对小强的打击很大，回到家看到
母亲用过的东西肝肠寸断不能自
己。由于伤心过度，心脏病复发，又
做了支架手术。他是不愿让母亲
离开他。其实母亲一直在他的内
心深处，从未离开过。

和小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听
他两口说得最多的就是孝道。其
实，他也有想退缩的想法，也有快支
撑不下去的时候。十年前小强的生
意并不好，属勉强维持。媳妇内退
在家，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元钱。两
个老人一个长年卧床，一个行动不
便，都离不开人照顾。特别是他父
亲，脾气不好，住院打点滴时间长，就
给医生闹气、拔针头。小强就买了一
辆电动三轮车，把父亲放在车上打
点滴，还领着老父亲到附近的菜场、
公园等人多的地方转悠。父亲在世
的后五年，得了严重的便秘，小强每
次都是用手一点一点地抠。用他
的话说，太难了，有时真想跑到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方清静清静。

要使老人晚年开心，做儿女的
精神付出是第一位的。虽然两位
老人也有退休金和医保，但是远远
不够。住一次院，交款单据就能铺
满一床。小强家里存的交款单据，
都是成捆成捆的。用他自己的话
说，钱花在老人身上，不后悔。

在3000年的中华文化典籍里，
有关讲孝道的经典文献不可计数，
这些书小强夫妇不一定看过很多。
但小强夫妇却是在用自己的汗水书
写着孝道文化的续篇。面对这一对
普通的夫妻，为人儿女者，都应该思
索自己如何去做。

百姓记事

诗路放歌

♣ 李智信

雁鸣湖秋色

我愿荒原成绿野（书法） 袁金水

望乡
滑县的历史，始于古滑国；滑台的

记忆，始于滑伯。
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周康王执政

时，封周公第八子伯爵于滑国，史称滑
伯。滑伯勤政恤民，敬德崇礼，颇受民
众拥戴。因王命在身，无召不得还京，
天长日久，乃筑就数丈高台。每每登
台西望，以慰乡愁。之后滑国都城迁
于偃师，但滑台遗址犹存。

往昔州县衙署，今为育人校园。
学子们追古念贤，集校内古滑台断碣
残碑十余通，于校园一隅，建成滑台遗
址碑林。松柏映衬，古意盎然。一通
《滑伯祠记》残碑，记载了滑伯的陵墓，
印证了滑县悠久的文化传承。历代县
令上任，必先到滑伯墓前祭奠。

一个个斑驳的石碑，带我们回望
远古。

滑伯墓侧，有苍劲古拙的丝棉木
一株，传为滑伯亲手种植。虽历经风
折霜摧、电击雷劈，屡遭战乱兵燹，却
一次次涅槃重生。可是滑伯的灵魂
保佑？

用想象垒起土台，纪念远古的贤人。
站立滑伯的望乡台，一眼望见三

千年前的风景。

欧阳修的目光
一个并非滑县出生，也不在滑县

安息的古人，却受到历代滑县人民的
尊敬。

巨大的广场。一尊修长的雕像，
手持书卷，身着宋代官服，风流儒雅，
眺望远方。穿越千年时空，他的目光
直视今天。

自号醉翁、因刚直不阿从二品官
贬谪为知县的政治家，倡导革新的文
坛领袖，终生用品德和诗文照亮后世
的男儿。自任滑州通判，便在这块土
地上扎下了根。

在滑州，欧阳公写下千古名篇《画
舫斋记》。他将寓所比喻为一条船。
他的一生都在这条船上度过。少有风
平浪静，更多的是惊涛骇浪。屡遭误
解、诬谤、贬谪，这条船依旧前行。挫
折未能改变他，而他，却用风骨与风雅
在青史上留下英名。画舫斋被后世的

历代文人墨客顶礼膜拜，赋诗立碑，许
多次重修，又许多次易名，始终是滑州
的一道胜景。

广场的背后是在战争的废墟上重
新修复的画舫斋——欧阳书院。一侧
是桃李满天下的欧阳中学。欧阳中学
的校园里亦有一尊欧阳公的雕像。学
子们常常在雕像前诵读欧阳公的名
篇，缅怀前贤。

领袖远去，朋党仍在；画舫虽失，
遗风长存。

清澈的源泉继续流淌。
六一居士的目光里露出欣慰。

运河无声
隋唐大运河从道口镇流过。
它拐了个弯，带着五谷、锦缎、美

酒和先辈的笑声，飘然远去。
它留下骄傲：刻在古城墙的断壁

上，顺河古街的店铺间，古渡口的石
阶、码头上，已经变窄了的河床和静静

的流水里。依稀辨认石阶门洞“山环
水抱”的匾痕，残存的水闸。

它们见证了千年之久的航运。留
存下来的义兴张道口烧鸡老铺、同和
裕票号、德庆诚绸缎庄的铺面旧址，两
座巨大的粮仓和通往运河的专道，记
录了古镇曾经的繁荣。

早在东汉，曹操已在黄河故道疏
浚，通航漕运，时名白沟；至杨广登基
隋炀帝，集六年之功，挖通连接京都长
安洛阳至扬州的运河，成为中国的动
脉。犹如雨后春笋，沿岸一座又一座
城镇相继出现，道口镇应运而生。

老年人清晰记得年轻时目睹过航
运的盛景。只是在几十年前，因为废
水和垃圾，河道淤塞，永济渠卫河段惨
遭废弃。

道口一面街旁的旧舍、古城墙、卫
河及多个渡口码头，已成为永恒的记
忆，列入古镇的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在河堤大道徜徉，仿佛读一部历
史大书。里面有先人的欢笑、骄傲，也
有郁闷和血泪。

运河无声。我听出了它心中的澎湃。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固然不失

荣耀，但它更愿意延续历史，复兴昔日
的辉煌。

♣ 王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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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台怀古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
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
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
的儒教哲学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
玄学的“反叛”、佛学的产生，直到
隋唐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
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
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
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
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
……该书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
现代政治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
至晚清，划分为神学谶纬期、玄学
自然期、三教开放期、经世致用期、
道学封闭期、实学兴起期六个阶

段，详细梳理中央帝国2000余年政
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剖析中国文化
的深层结构，力图说明中国哲学的
演化与封建帝国的统治有着必然
的逻辑关系。

该书用两大独特的视角剖析
中央帝国的哲学：从秦汉统一开始
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
的思想流变。由于与现在都处于
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
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不拘
泥于每一家、每一派的哲学观点，
更加注重讲解中国哲学发展的来
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
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 赵 娜

新书架

是哪里来的天鹅
把洁白的羽毛
插在了雁鸣湖上
开成一朵朵芦苇花
在红掌拨清波的律动中
随风飘荡

是谁仰观过的星辰
在古官渡的大地上
落地开花
用以少胜多的智慧
绘成蓄势待发的蓝图
长桥卧波在画图中
望着天上的星星说话

是否王母娘娘的宝镜
打破在这方田泽里
碧波引来爱美的雁群
水中沐浴，岸上梳妆
那世间情为何物的一问
让湖泊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诗意，响亮

是嫦娥用旧了的花雨伞
一夜间掉进这湖水里
荷叶收起了芳颜
披上褐色的筒装
荷花仙子藏到哪里
莫非育大了藕宝宝
寻去了嫦娥姐姐的月亮

哦，中牟
平畴竖高楼
河湖织锦绣
湖岸绿草如茵
湖内鱼肥蟹鼓
秋声送雁鸣阵阵
秋色染遍千浪稻菽

新时代，新中牟
都市田园，田园热土
新目标揭开大发展的序幕

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
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
《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
《小街》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
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
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
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
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星
期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
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星期见面
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
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
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
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
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
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

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
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
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
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
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
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
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
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
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
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

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
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
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
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
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
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
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
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
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
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
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
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
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
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
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

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
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
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
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
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
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
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
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
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
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
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

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

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
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
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
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
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

“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
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
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
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
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
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
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
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
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
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
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
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
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
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
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
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
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
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
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
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
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

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
菜地，地里窜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
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
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
她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
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
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就
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
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

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

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
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
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
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
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
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
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
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
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
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
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
不离，走哪儿都挎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
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
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
应他去迁就老婆；而他又是大学
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
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
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
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
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
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
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
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

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
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
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
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
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
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

“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
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
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
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长
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
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
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
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
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
现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没变。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
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
办”俩字。

一个星期后，所长把杜湘东
叫到办公室，甩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

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
扒拉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
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
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
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
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
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
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戗
戗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
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
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
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
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
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
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
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
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
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
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
缺。可三年复三年，人生能有几
个三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
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
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
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
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儿职业所
尽的这份儿心。这么想着，他的脸
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
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
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